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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来时，支油锅有用吗？
东非蝗灾肆虐，全球绷紧神经，乐观的

中国网友豪气冲天地说：“蝗虫来了也不怕，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油锅，起锅烧油，再来点
儿椒盐，简直不要太好吃！”还有的网友说：

“沙漠蝗虫是没有毒的，尽可放心食用，就算
携带病菌，只要油锅够热，炸久一些就没事
了。”

听到蝗灾，第一反应不是恐惧，竟是馋
了，我们炎黄子孙如此乐观与豪气，不全是
因为心态好，也是因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国内绝大多数地区都没再爆发过蝗灾，绝大
多数国民完全不知道蝗灾有多么可怕。

大约一百年前，北京发生过几起小规模
的蝗灾。

1920年 8月 26日，北京《益世报》报道：
“京郊各县因久旱不雨，已发现蝗虫，京城亦
发现甚多，下午八时之间，半空约飞过千万
只，几如群雁之遮天。”一群蝗虫从北京过
境，数量大约千万，黑压压一片，几乎把天空
都遮住了。

1922年10月30日，《益世报》再次报道：
“通县城北沙窝村一带，秋禾早登，且已种
麦，因天气甚佳，麦苗极茂盛，不料近日忽发
现一大批蝗虫，啮食不少，闻已有富室某女
士给价收买，每斤四枚，乡民踊跃，连日扑灭
数百斤。”通县闹蝗灾，阔太购买蝗虫，村民
每卖一斤，可得四个大子儿（一个大子儿是
一枚面值十文的铜元）的报酬，所以大家踊
跃捕杀蝗虫，几天捕杀几百斤。

阔太为什么要从村民手里收购蝗虫
呢？是为了支起油锅吗？是为了大快朵颐
吗？绝对不是，人家是在用自己的钱做慈
善，诱导村民尽可能多杀蝗虫，希望控制住
蝗灾的规模，减轻些蝗灾的危害。

1927年 8月 1日，北京《晨报》报道：“京
西杨家坨及沙沟一带，于前日上午六时余，
忽有大宗蝗虫自北方漫天飞来，纷纷落于田
间，瞬时将高粱、玉米、谷子等全行吃尽，农
田中竟成光杆。该处一带农民观此情形，无
不仰天而叹。 ”蝗虫吃光庄稼，农民为啥不
还击？为啥不支起油锅美餐一顿呢？难道
他们太穷，没有油锅？或者虽然有锅，却没
有油？真正的答案是，他们不敢吃，也吃不
下。

蝗虫没有成灾时，确实是高蛋白食品，
可烧烤，可油炸。但当几万只、百万只、千万
只成年蝗虫集合起来，它们分泌的激素就会
突然改变，不仅会散发出一种让人闻了就想
呕吐的浓烈气味，而且还能让捕食它们的人
类、飞鸟和鸡鸭纷纷中毒，轻者呕吐，重者昏
迷，严重者致死。

1927年深秋，山东也闹起蝗灾，省政府
专门成立“治蝗委员会”，请富有经验的老农
和熟知蝗虫习性的昆虫学家一起指导如何

灭蝗，后来总结出《治蝗十条摘要》，第一条
摘要就是“不可吃蝗，易致病患”，第二条则
是“不求治蝗，但求治蝻”。

所谓“蝻”，是蝗虫的幼虫和虫卵。虫卵
孵在土里，幼虫不会起飞，都可以通过翻耕、
暴晒、驱赶、填埋、火烧等方式捕杀，以绝后
患。但只要幼虫成年，长成了蝗，又成千上
万只聚集起来，那就很难捕杀了。凭借民国
前期的技术手段，国民只能望飞蝗而兴叹，
别说支油锅没用，就是出动千军万马，动用
机关枪和迫击炮，也只能将大片蝗虫从一个
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办法将它们
就地消灭。

1944年 2月，二战尚未结束，印度西北
部闹蝗灾，盟军出动六十多架战机灭蝗，基
本不见成效，后来改成喷洒农药，才将蝗灾
暂时遏制。民国时代的中国既缺战机，也缺
农药，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只能土
法上马，尽力灭蝗。

北洋政府在内务部下面设立了“全国防
灾委员会”，又在农商部下面设立了“农事试
验场”，还要求下辖各省成立“昆虫局”（某些
省份称为“植物病虫害防治所”）。防灾委员
会负责抗洪、抗旱、抗地震、抗蝗虫；农事试
验场负责改良种子、改良耕作方式、摸索治
蝗办法；昆虫局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付蝗虫。

国民党政府做得更具体，在山东、山西、
河南、河北、陕西、甘肃等经常爆发蝗灾的省
份，安排了“治蝗委员”、“治蝗专员”、“治蝗
督办”，又在各县设立“治蝗分会”，还在一些
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搞起了“捕蝗合作社”，
让昆虫学家和农技师长期驻守，指导农民防
治蝗灾。

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治蝗秘方，除了支
油锅这一条太不靠谱，别的手段民国时代都
用过，包括出动鸭子抗击蝗虫，在北洋时期
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积极推广。

比如说1920年秋天，天津东部各乡闹蝗
灾，蝗虫吃掉一半庄稼，随后飞往别处，当地
乡民赶紧养鸭，中小地主则养至几千只，为
的就是让鸭子捕食蝗蝻，以免第二代蝗虫大
量繁殖，引发下一轮蝗灾。

再比如说 1932年初春，苏北大旱，官方
预计会闹蝗灾，派治蝗专员分赴各县，给农
民发放鸭苗。万一蝗灾来临，亿万母蝗在田
地产卵，老百姓可以将蝗卵翻出地面，让鸭
子捕食。集体出击的成年蝗虫是有毒的，鸭
子绝对不会吃，但是蝗虫的幼虫却能成为家
禽的美食，不仅鸭子爱吃，鸡也爱吃。

如今短视频平台上被疯狂点击的那些
用鸡鸭大军出击蝗虫的镜头，实际上只有可
能出现在成年蝗虫过境以后、幼年蝗虫长成
以前。也就是说，第一轮蝗灾已经爆发过
了，该损失的都已经损失了，人们痛定思痛，

亡羊补牢，放出鸡鸭捕食蝗蝻。蝗蝻不会
飞，跑不远，相对容易对付。如果是遮天蔽
日的飞蝗，鸡鸭是不敢吃的，也根本来不及
吃。

不过，没有羽化的蝗蝻一样可以迁徙，
它们虽不会飞，却能爬行，甚至还能过河。
笔者祖父在世时，经常讲上世纪四十年代的
中原蝗灾：成年蝗虫把庄稼吃成光杆，瞬间
腾空而起，去祸害下一个地方，虫卵则留在
原地，慢慢孵化。你到田里去瞧，白花花的
盐碱地一望无际，鼓起一个又一个小坟包，
坟包里就是数以亿计的蝗蝻。坟包越鼓越
大，越鼓越高，“啪”的一声炸开，无数小蝗虫
爬出来，一边啃食着庄稼的根茎，一边寻找
更多的美味。如果附近有沟，它们会爬过沟
渠。如果附近有河，它们会像行军蚁一样滚
成圆球，然后毫不迟疑地涉河而过。无边无
际的幼蝗滚进河沟，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
尘土飞扬，浪花飞溅，暗绿浓稠的排泄物堵
塞河道，那阵势比大军压境还要吓人。没有
经验的年轻人站在蝗阵之中，听着无边无际
的咀嚼声，闻着无边无际的恶臭味，会呕吐，
会昏倒，会在瞬间失去求生的欲望。

民国报纸上也报道过幼蝗过河的新闻：
“磁县南区水鱼网村，村东南发现大批蝗蝻，
方圆约有十里，自东南向西北移动，所过之
处，田禾一空。行至澄河时，虽水流甚急，而
蝗蝻均能在水面上安然渡过，毫无畏惧之
状。蝗蝻均系黑背灰腹，长约半寸，并无飞
翅，唯在前领导者则是老蝗，以翅飞行。凡
老蝗飞到之处，小蝗亦必随之而至。老蝗飞
时，哗哗有声，真有遮满天空之势，但其落止
也只在树上。其飞过之处，树木之叶无一留
存，刻下西北区之居民正在派人堵击，而迷
信者更为八蜡庙奉神演戏，祝免天灾，殊可
笑也。”（1927年9月10日《益世报》）

这篇报道里的农民分为两派，一派试图
堵截蝗虫，一派只能求助于神力，在八蜡庙
前搭台唱戏。什么是八蜡庙呢？就是祭祀
农神和相关鬼怪的庙宇，后来因为蝗灾惨
烈，大约在明清时演变成专门供奉蝗虫的虫
王庙。

古人缺乏昆虫学知识，不知道蝗虫从何
而生，更不知蝗灾因何爆发。直到民国初
年，还有迂腐不化的官员认定蝗虫是鱼虾孵
化出来的。1918年河北闹蝗灾，治蝗督办印
发《捕蝗须知》，竟然让农民下海捕虾，因为

“蝗为虾子所变而成”。官吏如此愚蠢，百姓
又能聪明到哪里去呢？1943年河南商丘蝗
灾，当地老太太面向西北，集体祭拜，从篮子
里拿出供品、鞭炮、黄表纸，一面磕头，一边
念念有词：“蚂蚱爷，蚂蚱奶奶，俺来给您磕
头赶香烟，您老都拐回去吧，给俺留碗饭
吧！”看见有人捕打蝗虫，就有老太太上前阻

拦，还向蝗虫求情：“俺说恁是神虫，恁给俺
留个人情。谁说恁是蝻子，恁给他吃成光杆
子！”

民国时代蝗灾不断，规模最大的蝗灾却
发生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河南。根据
国民党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在那两年当中，
河南共有九十一个县遭受蝗灾，至少一千三
百万亩耕地颗粒无收，将近四分之一人口被
饿死。这场蝗灾之所以如此剧烈，原因有
四：第一，1938年黄河决口，大批良田被淹，
然后盐碱化，只能撂荒，而蝗虫最喜欢在荒
草凄凄的环境下产卵；第二，中原战争不断，
政权割据，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帮助农民统一
灭蝗；第三，老百姓在战乱和饥荒中流离失
所，朝不保夕，既没有灭蝗的能力，也没有灭
蝗的动力；第四，如前所述，官府愚昧，民众
迷信，找不到可靠的治蝗方法。

四十年代中原大蝗灾期间，晋冀鲁豫边
区政府应该是治蝗最积极也最有效的政权，
从 1944年到 1946年，边区政权用两年多时
间成功控制住了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蝗
灾。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边区
有剿蝗总指挥部，各行政公署有剿蝗分部，
各县、各区、各乡、各村都成立了剿蝗队。县
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乡与乡之间，村与村
之间，也有联合剿蝗组织，彻底杜绝以邻为
壑。村民本来一盘散沙，在边区政府领导
下，都成了半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村组成
一个中队，一个小村组成一个小队，相邻的
村合成一个大队，每个剿蝗队都有明确分
工。太行军分区还派出八路军一二九师与
村民并肩作战，义务灭蝗。到了捕杀蝗蝻的
季节，在县城上班的行政干部纷纷下乡，中
小学的师生也暂时停课，拿着小铲子和小扫
把，下地翻找蝗蝻。

其次是摸索出了比较科学的灭蝗方法，
包括烟熏、火烧、挖沟、填埋、灯光引诱，甚至
还动用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生化武器。为
了避免被蝗虫的分泌物熏晕，为了避免感染
疾病，青壮劳力都用湿毛巾堵住口鼻，老弱
妇女负责用大锅烧水，为毛巾消毒。每个剿
蝗大队还配备一名军医，有人呕吐或晕倒，
马上送到帐篷里救治。

再其次，边区政府开展宣传，破除迷信，
拆除虫王庙，对积极灭蝗的妇女予以重奖，
对捕捉不力和漏报灾情的干部予以重罚。
从成人到小孩，都可以凭借捕杀的蝗虫和蝗
蝻换取奖励，比如一斤蝗虫可以换一斤小
米，一斤蝗蝻可以换两斤小麦。现在我们回
看这段历史，应该可以总结出一条也许并不
新鲜的结论：在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时候，有
一个科学的、负责的、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
动员能力的政权，实在是非常重要。

疫情或促使中日两国社会活用数字化工具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战
争。日本此次采取的疫情应对方针，可以说
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尽量减小对国民生活、
国民经济的影响。日本企业同样也在采取
措施，以减小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其中
一项就是呼吁员工远程办公。

据《日本经济新闻》3月 3日报道，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神奈川县内的 IT企业相继
开发远程办公服务系统，如处理顾客的咨
询、部分服务免费开放等，以适应企业远程
办公需求量的增加。日本大型企业株式会
社 I-Net在3月3日表示，为配合企业引入远
程办公服务及应对相关咨询，已经设置了专
用窗口。 I-Net 推荐企业免费尝试导入
VIDAAS这款远程办公软件。只要登陆家里
的电脑终端，就可以享受和职场同样的工作
环境，还可以导入视频会议系统、文件传输
系统等。

除 此 之 外 ，SKYPE、Mobile Meets、
Resupport、Remote Meeting等众多软件，也是
日本企业在采取远程办公措施时使用较多
的软件。目前来看，日本企业使用比较多的
还是本土企业开发的软件。这其中，一方面
是本土的软件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推广
远程办公软件、系统上有优势。另外一方
面，日本企业、员工都更习惯本土设计的软
件操作界面、功能、语言等，用起来更得心应
手。当然，一些华企在号召员工远程办公
时，不排除会采用更熟悉的中国企业开发的
软件，如钉钉、企业微信、华为 link等。

日本企业选用远程办公软件，其中一个
重要的考量是“简单”“多功能”“安全性”。
通俗地来说，就是使用方法不复杂，以便更
多的人参与；集资料共享、远程会议等功能
于一体，公司重要资料不外泄等。一般来
说，这就需要有终端认证、不可保存密码、自
动锁定、限时阅览、阅览权限设置等一系列
比普通软件更强化的安全措施。

日本媒体 ITmedia商务网站刊登过一篇
远程办公的用户体验调查报告。该报告源
于Lenovo Japan对20-70岁之间的4498名员
工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在问卷中，参与者
需要针对各自公司使用的会议系统给出评
价。其中，34.5%的人表示声音会出现中断，
31.5%的人表示声音并不清晰，23%的人表
示画质不清晰，18%的人表示启动太慢，

13.5%的人表示文件共享太难，11.5%的人表
示设定太复杂等。可以看出，日本办公软件
整体上的用户体验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
方面。

2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全国
的公立中小学从 3月 2日到春假期间停课，
虽然最终是否响应这一呼吁的决定权在于
各地方政府，但决定停课的市村町占多数。
学校停课以后，不少补习学校、升学辅导学
校也出于控制疫情的考虑而停止上课。这
样一来，即将面临大考的学生们变得尤其为
难。

在中国，为了应对停课后学生的学习进
度问题，相当多的学校采用了网络教学、直
播教学的形式，在这一方面，日本的普及程
度还比不上中国几乎“全国一盘棋”的态
势。不过，日本也有一些城市的学校采取了
在线教学的方式。3月 3日，日本《东京新
闻》报道称，千叶县市川市的市立中小学校
自从 2月 28日开始停课，同时，也开始了面
向中学生的在线教学学习支持。学生通过
登陆免费通讯软件 LINE并添加好友，就可
以在“休校学习支持@市川市”上听课。选
择学年、学科、主题后进入听课，除了数学
外，还计划开设英语、语文、理科、社会等多
个科目。该市的在线教学是由LINE未来财
团、市进控股、日本数学检定协会、教育信息
服务等共同开设的。

据日本富士新闻网3月3日报道，目前，
日本有越来越多学校采取在线教学的方式，
补习学校也不例外。比如日本的面向中学
生、小学生的升学补习学校“光明义塾”，在
决定3月2日至3月15日停课后，3月3日学
校的讲师就开设了“免费在线学习支援”。
但是，这一支援仅面向补习班学生开放。

日本《日经商务》在 2月 25日也报道了
中国在疫情之中，互联网巨头企业纷纷向远
程办公软件市场发起了攻势。报道指出，中
国虽然给外界以社交平台、电子货币渗透社
会的不断数字化的印象，但是在工作方式中
灵活使用数字化工具的意识并不很高。这
一次，从中小企业到大企业，几乎所有企业
都必须采用远程办公软件，或许会给今后中
国的工作方式带来很大的影响。

一位在日本大企业工作的中国年轻人
近日对记者说道：“日本的目标是以 2020年
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推动劳动方式改革，其中
包括远程办公的方式。但是，进程较慢。现
在，日本企业是‘被迫’尝试，许多公司或许
以此为契机感受到远程办公的好处，成为远
程办公软件发展的好时机。”

日本市场虽然是一块顽固市场，但酒香
不怕巷子深，中国企业只要将软件的硬实力
提升上来，打造成符合日本社会、日本职场、
日本文化所习惯的风格，自然能得到日本市
场的认可。


